說明：此篇文章為2008年總統大選前，日日春在3月8日舉辦遊行的主文宣。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國際婦女節】

2008總統大選

底邊優先－廢除罰娼條款大遊行

三八婦女節，日日春與私娼、前公娼、婦女、勞工、同志性別、環保、教育改革、學生社團等運動團體，及底層邊緣族群、樂生、工傷、身心障礙者、愛滋病患者、失業者等等，發起「底邊優先─廢除罰娼條款」大遊行，要求總統候選人，對性工作者的性勞動權，提出政策修法方向，並具體簽署承諾，並在過程進行政策對話與辯論。

而要求「廢除罰娼條款」的簽署，我們不願意進入主流簡單的條件交換邏輯──因為候選人簽署個別局部議題承諾的結果，就進行個人投票行為的交換；因為候選人回應公民要求而給「選前承諾」是最基本的政策表態，至於是否日後兌現仍待檢驗，而候選人及其政黨過去相關政策具體表現，也是投票行為重要的檢測指標，更不要說，公民如何對候選人做整體評價而進行投票；但是日日春做為妓權運動團體仍堅持在大選前，結合近50個民間社團、100餘位學者專家社團幹部及3000多人連署此項簽署活動並參與遊行，其重要的意義在於從整個審慎要求及回應的過程，突顯候選人政策內涵及對話辯論、及比較候選人差異。在當今選舉文化中，候選人不需認真進行細緻的政策辯論，只籠統提出支票，而選民廉價或無奈的選擇相對不爛的人。我們從簽署到溝通、到遊行至總部對話的所有過程，都可以做我們更清楚分辨候選人的差異。

我們站在娼妓合法性工作權的立場，是針對馬、謝的婦女及勞動政策中針對底層邊緣弱勢婦女中的娼妓工作權議題，提出要求。在妓權議題，謝長廷明確簽署，不但一掃過去陳水扁廢娼形象，更比馬英九保守的回應進步。過去扁執政引起許多人民反感，轉而此次懲罰情緒濃烈，而不問馬的政策對弱勢人民的實質改革，而就毫無批判地投向馬營。但是此次簽署，我們不以先入為主的立場預設，而結果呈現，馬對性工作者議題的保守及推拖。而我們還要再進一步要求謝、馬在選前再實質作為，才是面對選票的負責態度。

※性工作是底邊生計就業議題，拒絕消音，優先辯論！
在這場總統大選中，國民黨強調兩岸開放帶來的「希望」、民進黨強調一中市場將造成的「恐懼」，有條件的人蠢蠢欲動看到希望，沒條件的人害怕更無競爭力而將一無所有。但是兩大黨都沒有主動負責任說清楚：底層邊緣族群的就業問題究竟如何解決？貧富差距急遽惡化下，中低所得的兩百萬人、每年自殺的五千人，究竟何去何從？ 

M型社會下，這幾年進入性工作以險境求生的婦女越來越多，每一個故事後面是一個政府體制無能的破洞：921震災、風災土石流巨創的部落、中年失業的工廠女工、甚至也有馬英九西門圓環政策失敗的攤販。開放大陸觀光客、兩岸三通，增加的工作機會輪的到這些中高齡婦女嗎？所謂的「幸福經濟」和各種殘補式的社會福利津貼，能夠解決這些被就業市場淘汰的弱勢婦女最迫切的生存問題嗎？兩黨宣稱提供婦女創業貸款能創造10萬或更多就業機會，能嘉惠這些中低階層沒有條件培養更多技能的婦女嗎？

· 日日春的訴求

日日春日前已經正式向兩大黨總統競選總部提出承諾書，要求：

1.支持廢除社會秩序維護法80條（罰娼條款），在成年、自願的情況下，對從事性交易的性工作者不予處罰。(細略)

2.上任後，在兩年內推動社維法80條修法完成。在社維法80條正式廢除之前，以官方、性工作者、民間公眾利益三方溝通對話，完成相關配套措施之研擬，以求在社政、勞政、公衛、治安各方面，兼顧底層弱勢人權與社會公眾利益。(細略)

· 馬英九：

十年研究裝沒事，推給社會不及格。面對爭議來補考，三月十五見面會。

馬英九與性產業政策的關係可分下列三個面向來看：

(執行面：馬英九掃黃全台第一，且被取締的2/3是底層性工作者

「睜隻眼」的執行後果是，就是對底層婦女掃蕩的階級歧視，「閉隻眼」是讓後台硬的繼續生存。台北市每年取締違反社秩法80條的成年性交易案中，萬華占了65%。八年下來估計已經有9796名娼妓被抓，拘禁底層婦女11756天，繳交罰款共4461萬元。還不算因躲避取締不能工作而衍生的債務與利息支出。

(政策研究面：馬英九深入研究、並自許是全台最了解此議題的首長，但從不願表達修法方向

2000年台北市政府委託「色情產業及性交易政策芻議」調查研究，研究經費為三百萬。報告指出，台北市民超過七成五受訪者認為，不應全面取締色情交易。更有高達八成市民贊成定點管理。同年馬市長不僅曾親自到荷蘭取經，考察當地性產業政策；面對議員質詢時，馬市長也表示「研究調查完成後，會再舉辦一次全國性的大辯論」。但所謂的「全國性辯論」及「市民論壇」拖延至卸任都無下文。

(對此政策的態度與立場：推給社會共識

馬英九說過「不管罰娼、罰嫖，它必須要通盤來考慮，你不可能只做其中一樣。應該要重視的是社會容忍的底限，而不是法令的底限，如果社會價值及容忍程度沒有達到一定階段，這個問題很難討論。特別是專區必須設立在多個地方而非某一點，要做到一市多區，否則很難成功。我們做過民調，大概有將近七成的民眾也贊成這樣做，但是呢！當你問說在你家這一區好不好？每一個都反對。」因此，他從未表達自己對此政策的態度與立場，只是使用社會共識作拖辭。

直到這次總統大選溝通，馬英九仍然使用「社會共識」繼續推託


據日日春3/4與馬總部政策部副主任陳士魁溝通時，陳表示：馬英九個人支持姊妹的性工作權，但連政策部都有不同意見，選前阻力太大，所以不能表態，但選後一定實質推進。

一起參與溝通過程的流鶯小鳳會後激動表示：「我現在是要政治人物把性工作從檯面下拿到台面上談，檯面下各力量都會壓我，就像我最近還碰到假警察抓我，假警察拿證件時，一翻就闔上，誰知是真是假；馬總部現在的回應就像警察，還是在檯面下操作，說是有意要保障，但又不承諾，不肯拿到檯面上說，誰知是真是假。你要的「彈性」，就是讓我一點保障也沒有，到時我找誰算帳」

我們認為，社會共識並不是不重要，但是

1) 政治人物並不能完全用「社會共識」，來推諉自己不能迴避的政策立場問題。如同流鶯小鳳說「講社會共識就是在打太極拳，政治人物是牆頭草，看哪邊強就靠哪邊。拜託，因為我現在是弱勢，才要找你們幫忙，等社會共識都起來，我就是強勢了，我還需要找你救？」
2) 社會的共識很重要，但是底邊的生存不能拖。2006年官姐走時日日春當面詢問馬英九，馬先生也拿社會共識來推託，私娼小青當場問他：「請問要等多久？等到我死了之後是不是？」馬居然回應「不會啦！你健康其實不錯。」馬英九先生若心中只有選舉輸贏，只看選票，他也許覺得底邊的票不足影響大局，所以可以慢慢來，但社會上存亡邊緣的底邊人民，奄奄一息能等多久？
3)社會共識的確重要，但是，如果連掌有最多行政資源的人，都不花資源去做社會溝通與教育。所謂的社會共識，又怎會從天上掉下來？

從底邊就業的角度看，馬英九實在是不及格的政客。但馬英九面對娼妓身段柔軟，對性產業政策認識也深刻，研究了十年，為何就是無法踩立場？如果要做政治家，就是要調和鼎鼐、對待不同利益可以分析差異及推進。我們希望馬英九可以做各政治家，因此給他一個補考的機會，本會將在3/15到總部，舉辦「真正的政治家應該認真面對性產業：再度提問馬英九」，邀請關心性工作議題的朋友，一起來看馬英九如何應付補考申論題，題目為：請馬具體說明總部政策無法形成共識的關鍵點。

※謝長廷

政策支持不罰娼，立場清楚有進步；政院態度快跟進，三月十二就宣布

(肯定謝長廷支持廢除罰娼條款及性工作者的勞動權益

謝長廷先生在2006年參選台北市長期間，就已經承諾過「同意不處罰成年從娼者」，在今年的總統選舉中，先是在青年逆轉本部發言肯定「性勞動也是一種勞動」，建議社會以一種「比較客觀，不要泛道德化，也不要閉著眼睛看不見」的態度來面對性工作；後又簽署承諾「支持廢除罰娼條款、不處罰性工作者，並在兩年內完成相關配套措施的研擬」。謝長廷先生是台灣第一位總統候選人進行公開的政策表態支持不罰娼，立場清楚，比起許多不敢表示立場、不願面對既存社會現實、無能調和社會紛爭的政客，在「誠實面對性工作」這點上，立場進步值得肯定。

(身為執政黨主席的謝先生，應立刻黨政同步，停止反娼惡行，政策宣布不罰娼

但謝長廷自己本人也曾經在2002年廢了高雄市的公娼，曾經有過迫害底層性工作者工作權的紀錄，並且有鑒於執政的民進黨，這幾年來反娼惡行不斷，前後有：1997年陳水扁在台北市廢公娼；2004年內政部在割喉選戰中提出娼嫖都不罰騙票，但之後也沒有下文；2006年民進黨全代會廢派系爭議，王幸男表示「派系和公娼一樣不該存在」，用爛政客的派系來污名公娼；2006年蘇貞昌當行政院長號稱拼治安，實際上拿掃黃績效充數、官姐的命也在彼時被拼掉。

    因此我們要開「誠意檢驗題」給謝先生，請謝長廷以黨主席身分，立即要求執政黨，請行政院比照「一周一利多」的選前政策表態，立刻宣布「支持修改社維法，廢除罰娼條款」的施政立場，待配套措施研擬完成後，進行修法。

遊行主辦團體：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

參與遊行團體：性別人權協會、中央性/別研究室、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身心障礙團體、台灣人權促進會、青年樂生聯盟、婦女新知基金會、好性會、社團法人台灣女同志拉拉手協會、晶晶書庫、GLCA 同志伴侶協會、公民影音資料庫、基層教師協會、國際勞工協會、人民火大行動聯盟、基隆火盟、黑手那卡西─工人樂隊、柳春春劇社劇團、同志廣播、政大種子社、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文學社
新聞聯絡人：日日春秘書長王芳萍 2553-1883

            日日春執行長鍾君竺 2553-5138

日日春網址http: //coswas.org email: coswas@mail2000.com.tw
台灣妓權運動的邊緣文化空間

文／夏林清(輔大心理系教授、日日春協會顧問) 

摘錄自2003.日日春主辦「寂寞的撫慰攝影師：「嫖客陳先生的一百種樣子」論壇
當台北不再有合法娼館時，當華西街已在土地商機中消失時，台北失去的不只是城市歷史的一個部份，它其實失落了公娼館中的邊緣空間！

娼館中的邊緣空間

娼館裡的女體、陰戶及那一間間小小的房間、是擠著、夾著、縮著或舉着陽具的男人們生命晦暗角落的窩藏空間！窩藏什麼？窩藏無處展現表達、無法自由的性。「無處展現、無法自由」因為它們背離常模規範！走出娼館，在其他時空場合中，他們可能活得中規中矩、人模人樣，可能過得鬱卒憤怒，可能長得閃躲畏縮，但至少在街邊、在牆角、在辦公室、在工廠，他總有一席棲身之地；但那不自由被壓扭、變異成形的性之生命慾望切不可在白晝現形！娼館的低賤、妓女的污名是深厚的社會承擔！靠這種承擔才抵制住了合模道德的強悍壓迫！這也是前台北公娼姊妹為「日日春」打開的重要視野，「邊緣文化空間」也就成了「日日春」推動台灣妓運的重要階段性課題。

‧獨特性癖的安全排演場

生命是在關係中成長變化著，環繞一個生命的他者與對待關係各色各樣，生命總是會自己找出路前進的。生命在找出路時，有可能不得不附著壓擠了他者，有可能粗忽的顧不了他者的感受，人本來就是活在無法逃離與切割的關係脈落中。性慾的獨特表現形態亦是生命情感在特定文化條件與關係的特定脈絡裡長成的一種生命慾望的結構形態。它一旦長成了它了模樣就要有展現的空間，生命的任何另類或異形也唯有在再現與展現的活動中，發現到可追尋的方向、可發展的關係，從而在關係之間創造與轉化。

社會壓迫無處不在！當我們一再複製強化特定的一套性道德標準與性的表現行為樣態時，我們也同時內化了社會的壓迫，我們往自己的身体和心裡面壓縮，而失落了對或變異曲扭、或沉重破碎生命的觀看、接觸與理解的內在空間！讀一讀我為你剪貼出來的稱之為獨特性僻的展演台吧！ 

#1民國八十五年以前一個客人，來就叫我拿禮服給他穿，拿高跟鞋給他穿，躺在地上叫我們穿高跟鞋大力踹他肩頭，說不會痛儘量踹，我們當然不敢真的出大力，踹完再把酒倒在高跟鞋裏自己喝。他常常來，有遇到就有做，如果晚上才來他就找別的小姐做。這個客人做愛有時候有，有時候沒有，說難聽一點，很少做成功的，反正他就是要妳踹他、打他，拿皮帶抽他。他來的時候都是買時間的，這種客人最少也買一個鐘頭，錢賺較多。這種客人其實也不難做，不會要求一直做愛，但妳要瞭解怎麼應付他。

#2  很多年前另一個客人，忘了多久了，他看起來像鄉下人，怎麼心理也這麼不正常？叫我把他關到廁所去，一會再把他拖出來，一邊拖一邊還要裝得生氣，要給他演得很逼真，叫我們罵他：「你這麼不乖，到處亂跑，我要把你帶回去當奴才！」然後帶回房間裏，用他自己帶來的繩索綁住他的手腳，再拿黃色塑膠管對折抽打他，抽得他全身都是血痕。做這工作，吃這個飯，賺錢嘛，應付應付，像感冒要對症下藥，感冒的人就不會給他吃肚痛的藥。

#3  我遇到那個客人生得很斯文，像運動家體格很棒，穿得乾乾淨淨的，進了房間叫我一腳踩在床墊上，一腳踩在小桌子上，他自己脫到剩下一條內衣，躺在地上，叫我屙尿給他吃，吐口水給他吃，因為蹲得比較高，我就要瞄準他張開的嘴巴。完全看不出來，外表很紳士，他我做了很多次，不一定叫我，這種客人沒固定小姐。

 #4  很久以前，常常來，外表看不出來，進了房間才知道這樣，很年輕，喜歡當兒子叫媽媽，缺乏母愛吧，高潮的時候叫媽媽，叫長輩的名字。一個客人好像愛上他姐姐，北上唸書跟他姐姐住在一起，會偷看他姐姐洗澡一邊自慰，來找我們幻想跟他姐姐做。他講了我們才知道。

#5一個客人60多歲，戴眼鏡看起來很有學問，來的時候帶一個箱子，裡面裝婚紗、高跟鞋，來了不要跟妳做，不碰妳也不摸妳，就是要妳婚紗穿起來，他就看了好高興，他不脫衣服，帶化妝品叫妳幫他化妝，畫得很漂亮就很高興。

#6有一個在政府做課長的，40多歲，笑起來很好看，體格很好長得很漂亮，來的時候都是下班五點，來了帶一個箱子裡面放珠寶，都是項鍊、手鍊、腳鍊、耳環、煙斗，也不叫妳脫衣服，也不會摸妳一下，他就是要看妳戴上他帶來的珠寶。這個客人固定只叫我，有一次他帶我去做長衣，像旗袍那樣的禮服，他來的話我就要穿這件給他看，他還帶女人的假髮來，叫我穿禮服、戴假髮、抽煙給他看，戴上珠寶叮叮噹噹，他就躺在床上欣賞，像在欣賞中國小姐那樣，他自己打手槍。我問他手提箱會不會被他太太發現，他說他下班才帶出來，回家以後會藏起來，上班的時候再帶出門，就把手提箱放在市政府裏他的衣物櫃裏。我問他怎麼都這樣，他說在家裡不溫暖，老婆又不會做這樣，自己也不好意思開口，就拿錢來外面玩，愛看漂亮的女人，以前的人都很保守沒那麼浪漫，現在可能比較會。他來的時候也沒喝酒，直接去房間說話，想說話，裝美美的給他看，也不碰妳，如果我一邊穿衣一邊打圓場，眼睛再勾他一下，他歡喜得不得了，笑得合不攏嘴，手槍打得更快了。他來的話都是買一個鐘頭，有一次他說晚點回去，給我買兩個鐘頭。

#7有一次一個客人一直叫我媽咪，買一個鐘頭，我問他為什麼這樣叫我，他說以前他老爸生病，他老母不敢去外面找男人，怕被騙錢被拐走，就叫他跟她在一起。什麼人都有，像這種的，受不了，要怎麼說？另一個長得很帥的，獨生子，家裡都是姐妹，他老母不敢去外面，她也跟他搞。還有一個戴假髮，衣服穿很漂亮，一看嚇一跳，跟他進房間要怎麼聊天都沒關係，但是不要做愛。

#8也有客人說他老母討客兄，老爸死了沒多久老母就跟礦工工頭在一起，工頭長得很勇健強壯怎樣，每次來就是說這些，像他的台詞一樣一直講，很煩耶，像放錄音帶反反覆覆講那些。

 #9 很久以前有一個客人，是在殯儀館化妝的，小姐跟他做不能笑，要是笑頭笑面的，他就軟了就不能做了，要裝死人，都不能笑，電燈全部要關掉，都買兩個鐘頭，三個鐘頭也有，他插著不動，跟死人一樣，他的臉也都沒有笑容，跟他做腳很酸，抬得很酸，還要裝得要哭要哭的，但都很想笑，他對會笑的沒有興趣，他接觸的都是死人，死人都是冷冰冰的。跟他說我太累了，我再介紹一個給你，他也說好。

#10  有一個客人說找他老婆做他老婆都不要，他老婆會找一些歐巴桑來家裡聊天，那些歐巴桑都是很熟的，中午的時候他回家吃飯，看到他老婆在家裡跟歐巴桑摸來摸去，摸到那個歐巴桑受不了啦，突然看到他開門進來，就叫他把褲子脫下來，一看到他那根很大支，就自動衝上去。那個客人沒吹牛，真的是很大一支，哪有這麼大支的，嚇死人！他這樣說給我聽，我想他是不是神經病啊。他長得很胖，長得不錯，他老婆不要跟他做，他老婆都去找一些歐巴桑回家煮飯，摸歐巴桑。

#11我有碰到一個性幻想的客人，長得很斯文，他先聊天他會自己聊到他的故事，從頭講給妳聽，最起碼講45分鐘才做愛，他做很快。也不是說了就興奮，而是做愛之前一定要先講這些個故事給妳聽。妳跟他對談，超過時間，一個鐘頭以後他也沒關係，他會給妳加節。我是覺得他在講的過程中，在感慨以前的社會怎麼會這樣？說報復也不是報復，比較是他幼小的心靈上受到創傷，需要一種發洩，但他沒有怪動作或是激動的動作，完全沒有，只慢條斯理講給妳聽，也會面帶微笑。但他講他很討厭他媽媽的時候，我們也會跟他說哎你不要對你媽媽這樣想，他會說我知道妳們會罵我很不孝，會說不能對媽媽這樣。我們會勸他說你媽媽當初也是為了要養你們所以才會跟一個姘頭不得已，他說我也知道妳們都會勸我這樣，他說裡面小姐每一個都會跟我這樣勸。我們還沒跟他這樣勸的時候，他的觀點會說他媽媽很騷，愛討客兄，後來他比較會想他媽媽是不得已，但他每一次來的時候還是會重頭敘述再重覆。

#12很多都是大學生，大學生最變態。我感想是他們心態不正常，但他來這找他的感覺他的高潮，不是只是做愛而已，我其它就沒有什麼感覺了。外表都看不出來，進了房間才知道是這樣。他們可能有的黃色片子看多了，想找小姐試試看來扮演這個角色。

在閱讀完一打娼館內「性活動」的故事，你身體與心靈發生了一個怎樣的內在歷程？請細細地注視自己的內在歷程，不要逃走，不要否定任何感覺與想法。你能否看見小小切片中人們的生存故事？請先允許自己的想像力帶領自己往劇中人物接近，若你的身心狀況夠鬆軟，你可以試圖進入他或她的（是你想像中的）那個特定社會存在的位置與滋味！

你認為我這樣邀請你是在幹麽？我們不過在練習一種能穿透僵硬性道德評價的同理心！

‧分享中的同理與同情

陪同公娼抗爭和「日日春」發展的這五年，我們在行動實驗中進行一波又一波的文化活動（註1），前進與分享溝通的動能源自公娼強悍抗爭中對污名壓迫，沉重深刻的社會承擔。這份承擔也是社會性別、階級與政治壓迫所堆積的豐富土壤，如果你可以用顛覆與解放的耕耘眼光去看它的話!寫這篇文章時，Luce Irigaray的一段話恰恰當當地出現在眼前：「參與在一社會或文化的運動中，可以創造人們彼此間不同類型的同理、同情，與團結；但它們一定來自特定共享世界的外部空間，它們不是由我平白生出來的。是這個環境（共享的世界）使我和其他任何一個人一樣，做他們所做的事，和他們一起尋找團結而不是去確認我的獨特性。」（p39，2000）

這是我想要去的一個地方－在共享的世界中發展出人與人之間的了解與接近，不然解放與團結只永遠是幻想。娼館中還有更廣大的一群待我們團結的男性－俗稱嫖客，背負沉重淫蟲污名，以致於通常只能畏首畏尾的「陳先生」們。(註2)

註1：包括1998年公娼抗爭時組成「娼劇團」，2001-2002年舉辦國際娼妓文化節、以街頭的歌唱舞蹈、紀錄片放映訴說風塵女子的生命故事，到2003年日日春將前公娼館春鳳樓改成茶館，並於年底將舉辦《寂寞的撫慰》攝影展。

註2：11/28開始一連五天，日日春協會將在歸綏街前公娼館春鳳樓，邀請五位知名紀實攝影家，舉辦一個以風塵世界為題的攝影展，從工作現場、人物故事、小姐和客人的互動多角度切入。11/29舉辦第一場延伸講座，講題〈攝影人和風塵女子的相遇〉，由參展的攝影人和前公娼、資深攝影評論人張照堂、郭力昕對談；30日舉辦第二場論壇〈嫖客陳先生的一百種樣子〉，由兩位嫖客、前公娼及輔大心理系教授夏林清、中央性/別研究室何春蕤對談。有別於主流媒體對風塵世界的窺探獵奇，想貼近社會底層、發展不同視界觀點的朋友，歡迎參加。日日春報名專線：2553-5138。網址：www.coswas.org.tw 

馬總部的回應文


政府有責任照顧這些姊妹，保障其人權與工作權，並且透過社會福利提供他們生活保障。


有關「性交易工作除罪化」之提議，此公共政策涉及多元價值，宜先進行公民會議尋求共識；討論議題除「性交易工作除罪化」，尚可加入「設立性產業特區」等議題。


公民會議形成共識之後，進行相關修法及配套措施研擬，務必在社會福利、勞工、公共衛生、治安等各方面，兼顧底層弱勢人權與社會公眾利益。








